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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急匆匆地找到告知的地

点，果然看见一个宽大的房间，里

面分隔成若干厢格，每个厢格里

摆一台电脑，电脑旁都坐着一个

年轻的女子，均戴着耳机，像发报

员似的……

一对青年男女，偶尔见一面

就可以私订终身；在十字路口问

一下路，也能从相识到相交；甚至

不小心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一声

“对不起”便成为永久的朋友……

总之，都市交友就这么快节奏、多

元化。阿扁想，俺进城多年，收入

尚可，应该交个女朋友了。于是，

随手取出一份报纸，往后面一翻，

果然就看见一则征友启事：

一个寂寞孤独的城市女孩，

愿结识同样孤独寂寞的你。相信

缘分吧，有缘人终成知己……

阿扁一看，心下欢喜。俺不就

是一位孤独得形影相吊、寂寞得

连汽车声都听不到（住地下室）的

男孩吗？正合其意！于是跑到了公

共电话亭，按上面留下的传呼号

码呼了一下。

很快，电话就响了。阿扁心头

一热，急忙拿起话筒贴在耳朵上。

还没开口，对方就说话了，果然是

一位娇滴滴的年轻女子。

“你好！我叫珠珠，请问是你

刚才呼我呀？”

“正是正是，珠珠小姐。是这

样的，俺叫阿扁，俺是看了你的交

友启事才……”

“是啊，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俺是一个搞文化工作的职

员，收入……”

“好的好的，我就喜欢跟文化

人打交道。请问你有什么爱好？”

“俺爱好写作、音乐、打球、聊

天、看电视……”

“哇，太好了！跟我的爱好完

全一致耶。也许这就是缘分吧！阿

扁先生，这样吧，我正在外面打公

用电话。等一会儿我到了单位再

打过来好吗？我的单位电话是：

23456789。别忘联系啊，我有好多

好多话要跟你说哪，拜拜！”

珠珠小姐的电话都挂断半天

了，阿扁还在那里愣神儿，心里热

乎乎的。嗯，声音真甜！千万不能

把这根线断了啊！原地候了大约

半个小时，阿扁就把电话拔了过

去。

“是珠珠小姐吗？”阿扁激动

地问。

“是的，阿扁。认识你我真高

兴！从今之后你别叫我‘小姐’了，

就叫珠珠好吗？请问你家里都有

些什么人？”

阿扁如实告诉了对方，然后

问：“请问珠珠，你家里的情况

呢？”

“嘻嘻，我爸我妈就我一个宝

贝疙瘩……”

“那你的单位是干什么的？”

“哇，这个难道与交朋友有关

吗？告诉你，我端的可是一只泥饭

碗，随时都会破的，你后悔了吧？”

“不！不！俺不是这个意思

……”

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一闪

而过。阿扁虽然谈兴正浓，无奈小

腹胀痛，只好委婉地提出“再见”。

珠珠也不勉强，说声“别让我等得

太久了啊”，就把电话挂断了。这

时，公用电话亭开具收据，话费几

近百元。原来“2”字头的电话每分

钟收费三元。阿扁大叫心痛，之后

一连三天都不敢再找珠珠小姐

了。

第四天，阿扁支撑不住了。珠

珠那软绵绵的话不断在耳边回

响，带着磁音儿，毛毛草似地撩得

心中好痒痒，便又呼珠珠，好让她

回话。可急呼了三遍，等到天黑也

不见电话响。

阿扁骂了一声，又不死心。只

好硬着头皮又打珠珠单位的电

话。

“珠珠，你怎么不回俺的电话

呀？”

“我……唉，人家的心情不好

吗，都想上吊了，哪还有心思理

你。”珠珠呜呜咽嗯地说。

“你怎么啦？”阿扁赶紧把关

切送过去。

“我妈她、她给我找了个我并

不喜欢的人，还逼我快点嫁过去。

你说我能不苦恼吗？有时，我真

想、真想自己赶快找个男朋友，闪

电般嫁过去，气死我妈！”

“那你的意思呢？”阿扁紧张

得心脏咚咚跳。

“阿扁哥———请原谅我这么

称呼你———你快给我拿个主意

嘛，我都急死了。”

阿扁赶紧替她想主意。

好几次，阿扁差点毛遂自荐

自己做她的男朋友算了。但又觉

得太快了，不是说性急吃不得热

豆腐吗？然而那一声“阿扁哥”，喊

得心里就像爬满了毛毛虫似的。

便耐着性子，劝珠珠不要随便许

身别人：不喜欢的人不要嫁好啦；

父母的话只能做参考嘛；爱情需

要长期培养才行，正像你跟俺一

样，从友谊开始才是正道。末了，

他还有意识地提醒珠珠：送给你

的玫瑰花已经预订好了，一定赏

脸笑纳哦。珠珠被逗得格格笑，

说：

“阿扁哥，谢谢你为我排忧解

难。你真有学问，什么都懂。我就

梦想自己有朝一日嫁给一位学问

家，但不知有没有这个福气。从今

之后，我就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

友，不，后备情人。你可要多为我

解闷哦！以后，别老让一个女孩主

动找你嘛，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

听见了吗？等时机成熟了，我会让

一个你特别意外的、特别漂亮可

爱的女孩站在你面前的，直至让

你如愿以偿！好吗？”

虽然这次花去了一百元的话

费，但阿扁认为没有白花。他想，

好戏就在后面，要趁热打铁。话费

是贵了点，但与白捡一个女朋友

想比，又算得了什么？权当是送了

戒指、首饰吧。于是，阿扁一日一

个电话打过去，一聊就是半个小

时。每次都把珠珠哄得眉开眼笑，

摇晃着身子发出幸福的格格声

……

“喂，珠珠，是珠珠吗？”这是

一个月之后，珠珠终于答应要与

阿扁见面的一次通话。

“我不是珠珠。你有什么事？”

一个陌生的女子回答。

“请问珠珠在哪里？”

“对不起，在这里上班的女孩

都用化名，你只有提供原名才能

知道这个人。”

“你这里是什么单位？地址在

哪里？”

“我们的地址在……”

阿扁急匆匆地找到告知的地

点，果然看见一个宽大的房间，里

面分隔成若干厢格，每个厢格里

摆一台电脑，电脑旁都坐着一个

年轻的女子，均戴着耳机，像发报

员似的。

“请问你找谁？”保安拦住了

阿扁。

“哪一位是珠珠小姐？”

“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女孩经

常改换化名，如果她自己不站出

来，谁也不知道珠珠小姐是谁。”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靠什

么挣钱？”阿扁沉不住气了。

“我们当然是一家合法的声

讯服务台，为用户提供股市、彩

票、人才信息等资讯服务。当然是

靠吃电话费回扣啦。至于女孩们

采用什么化名，与用户聊什么，那

是她们的隐私。”保安耸耸肩，笑

道。

阿扁咧咧嘴巴，气得直喘粗

气，许久才恶狠狠地吼一声：“混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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